
內地市民看醫生的
一個有趣現象，就是病
無大小習慣齊齊 「打點
滴」。不論頭痛發燒，
傷風感冒，去醫院求診
，必然動作是 「打點滴
」，就是吊個藥瓶，把用藥注入藥瓶的鹽
水中，輸進血管內，他們覺得很有用，見
效快。

看見電視新聞播映的醫院報道，往往
是一個大房，分開很多小格，各設椅子一
張，上懸鹽水藥瓶，病人都坐在椅子上，
接受藥瓶的鹽水和藥物輸入體內，這就是
「打點滴」，亦叫 「打滴」，香港叫 「吊鹽水」

，文字上叫 「輸液」。香港人把 「吊鹽水」視為
最後手段，病人病危，沒有其他辦法吸收養料和
藥物，才會依賴 「輸液」來維持生命。我們說病
人在 「吊鹽水」，多是指苟延殘喘，離大去之期
不遠。擴而充之，公司或個人經濟情況差，靠借貸來
維持，我們也說他們在 「吊鹽水」，意即快要關門破
產了。倒奇怪在內地醫院， 「打點滴」竟然成為例行
治療方法。

在網上搜查，發現原來內地醫院 「打點滴」，已
到濫用程度。以上海為例，醫院收入的六分之一，竟
然來自「打點滴」。醫療部門也指出，本來傷風感冒不
用用藥，讓病人好好休息幾天，多喝點水，我們身體
內的抗體自然會消滅入侵的病毒，不藥而愈。現今靠
「打點滴」，把抗生素輸入人體，長期只會減低抗體對
付病毒的作用，令我們身體的自動防禦機能失效。

決定做不做一件事，政府有政府
的原則，機構有機構的原則，個人有
個人的原則。堅守原則，許多事情便
容易處理。背棄了原則，哪怕只有一
次，以後就麻煩了。

我個人有幾項原則是緊守着的。
一是不向人借錢也不借錢給人。

要借寧願向銀行借。朋友真有需要寧願視自己能力送錢給
他，講明無須償還。

二是不吹牛拍馬。自己獲得什麼成績不怕告訴別人，
但絕不多說半分。對上司以禮相待，互相尊重，但絕不拍
馬屁、擦鞋。

三是不佔便宜，不論是個人的還是公家的，我只取
我所應得，不貪取別人或公家半點利益。

四是不粗言穢語，即使在大憤怒中，也不讓自己嘴裡
不乾不淨。

五是重信諾，答應了的事必盡力以赴，做到力所能及
的最好。

六是平等尊重，不論對方地位高低，財富多寡，年齡
長幼，一樣以禮相待。

七是自尊自愛，在感覺不被尊重時，立即告退，自動
消失，絕不戀棧。

八是聽良知指揮做人，有違良知的事一定不做。

預算案初出，人人有微言。這
對財爺來說，無疑自打嘴巴，因為
，他所強調的了解民意、聆聽民意
，原來適得其反！民意不受落，民
意原來要立時紓困，不要虛幻的強
積金儲蓄。

好了，財爺從善如流，一於順從民意，不惜把自
己過去神聖不可侵犯、永不能認錯、永不作改善的形
象打破，實行派錢及退稅，讓每一個香港成年人都可
以得益。這一來，財爺從善如流，聆聽民意，以今日
之我打倒昨日之我，應該得到鼓掌了吧！

對不起，順得 「哥」情失 「嫂」意。如果說 「哥
」是普羅市民，則 「嫂」之不滿，又究是誰？我認為
是一些政客、某些傳媒及有心破壞香港的一撮滋事者
，這個所謂 「嫂」，實在叫人反感。

昨天不派錢，注資強積金，他們 「喊打」，呼籲
上街遊行；今天派錢了，他們一樣 「喊打」，仍舊大
叫要上街遊行。唉，如此政客、如此傳媒、如此滋事
這般的必生是非者，實在叫人痛恨！

換言之，他們其實一早就要借預算案來搞事的了
，不論預算案咋寫，他們都不滿！目的只有一個：就
是反對，就是不滿！幾乎是要整個政府垮台而後快！

財爺的從善如流，變成了他們作亂的口實，什麼
政府管治威信從此失落，說到底，他們目的就是要將
政府管治威信打個落花流水，用心狠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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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洛
施
今
年
二
十
二
歲
，

別
的
同
齡
女
孩
子
還
在
父
母
懷

裡
撒
嬌
呢
，
她
就
經
歷
了
承
受

私
生
女
屈
辱
、
貧
窮
、
進
入
娛

樂
圈
、
承
擔
養
家
責
任
、
摘
得

影
后
桂
冠
、
進
軍
荷
里
活
、
不

理
會
警
告
去
拍
拖
、
向
已
簽
約

的
強
勢
公
司
宣
戰
、
與
城
中
首

富
的
小
公
子
相
戀
、
一
口
氣
誕

下
三
名
兒
子
、
決
然
高
調
宣
布

二
人
關
係
結
束
…
…
她
從
少
女

到
母
親
，
從
普
通
藝
員
成
為
矚

目
的
明
星
，
僅
用
了
短
短
幾
年

。
人
們
要
用
一
輩
子
才
能
走
完

的
路
，
才
能
獲
取
的
財
富
，
其

中
的
愉
悅
辛
酸
，
梁
洛
施
只
用

幾
年
就
都
一
一
經
歷
了
。

也
許
可
以
用
﹁轟
轟
烈
烈

﹂
四
個
字
去
概
括
梁
洛
施
這
二

十
二
年
。

這
是
她
的
出
身
、
相
貌
、
氣
質
、
性
格
帶

給
她
的
命
運
。
不
管
坊
間
有
多
少
種
猜
想
，
我

相
信
那
一
場
忘
年
之
戀
雙
方
都
曾
付
出
過
真
情

。
對
後
來
出
現
的
情
況
，
換
了
是
別
人
，
也
許

就
會
沉
默
地
走
下
去
，
苦
等
踏
入
首
富
之
家
的

結
果
。
但
她
是
誰
？

她
是
梁
洛
施
啊
，
所
以
她
必
然
會
以
梁
洛

施
的
行
為
邏
輯
去
面
對
、
解
決
這
一
切
，
包
括

單
方
面
發
表
聲
明
，
高
調
宣
布
回
復
自
由
身
。

從
一
些
八
卦
新
聞
中
讀
到
梁
洛
施
簽
約
拍

戲
的
消
息
，
十
分
感
佩
這
個
年
輕
媽
媽
的
自
強

。
梁
洛
施
才
二
十
二
歲
，
還
來
得
及
繼
續
展
開

她
進
軍
荷
里
活
的
夢
想
。

在
這
數
年
歷
練
之
後
，
觀
眾
一
定
可
以
看

到
一
個
繼
續
發
揮
其
天
分
，
但
又
是
脫
胎
換
骨

的
伊
莎
貝
拉
。

回
歸
銀
幕
是
她
最
好

的
選
擇
，
因
為
她
不
適
合

當
豪
門
媳
婦
，
最
終
也
不

會
是
合
小
公
子
口
味
那
杯

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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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日
內
瓦

的
華
人
不
多
。
有
天
在
公
共
汽
車

上
，
當
我
坐
下
時
，
發
現
身
旁
的

男
士
是
一
位
華
人
，
而
且
我
馬
上

認
出
了
他
︱
︱
楊
振
寧
先
生
。
交

談
之
下
，
覺
得
他
非
常
親
切
。
即

將
來
臨
的
周
末
，
我
們
要
去
郊
外

烤
乳
豬
。
這
批
人
大
多
數
是
在
聯

合
國
任
職
華
人
，
以
及
他
們
的
家

屬
。
我
邀
請
楊
先
生
參
加
，
他
竟

然
答
應
了
。

我
跟
老
林
聯
繫
要
他
烤
豬
那

天
去
接
貴
賓
。
他
問
我
是
作
家
還

是
藝
術
家
。
因
為
我
曾
經
帶
過
作

家
柏
楊
、
劉
大
任
，
詩
人
張
香
華

，
畫
家
霍
剛
等
來
參
加
我
們
的
活

動
。
我
回
答
道
：
﹁這
次
是
科
學

家
，
而
且
是
你
的
老
師
楊
振
寧
先

生
。
﹂
他
又
驚
又
喜
。
那
次
聚
會

融
洽
歡
樂
。

更
早
在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初
的
夏
天
，
我

在
紐
約
華
爾
街
一
家
公
司
打
工
。
有
天
加
班
，

近
八
點
才
離
開
公
司
，
街
上
整
個
景
觀
完
全
改

變
。
兩
邊
高
樓
夾
道
的
窄
街
，
恍
若
一
座
科
幻

城
市
。
上
班
時
間
十
分
熱
鬧
的
街
道
，
這
時
靜

悄
悄
，
我
越
走
越
害
怕
。

正
在
這
時
我
聽
見
身
後
有
腳
步
聲
，
我
嚇

得
加
快
腳
步
，
身
後
的
腳
步
聲
也
加
快
。
我
幾

乎
是
跑
步
跑
到
地
鐵
的
賣
票
處
，
這
才
有
了
勇

氣
回
頭
看
個
究
竟
。
對
着
我
的
是
一
張
中
年
華

裔
男
士
的
笑
臉
，
他
說
：

﹁我
太
太
終
於
拿
到
簽
證

，
就
可
以
來
了
。
看
見
你

是
中
國
人
，
我
就
想
跟
你

說
。
我
真
是
高
興
啊
。
﹂

我
也
為
他
高
興
，
跟
着
他

傻
笑
，
眼
眶
有
點
潮
濕
。

我
有
時
想
，
從
某
種
角
度
說
，
寫
文
章
也

極
像
練
功
夫
。
看
到
一
些
文
章
寫
得
非
常
漂
亮

的
作
品
，
第
一
個
感
覺
是
功
夫
真
是
高
，
真
是

有
第
一
流
的
功
底
。
不
是
嗎
？
從
內
容
到
文
字

，
從
組
織
到
剪
裁
，
從
大
處
到
微
妙
處
，
都
落

盡
心
思
，
都
下
了
功
夫
。
一
邊
讀
一
邊
讚
嘆
，

讀
完
之
後
不
禁
擊
掌
。

有
的
文
章
一
眼
看
去
就
知
道
是
高
手
。
遣

詞
用
句
極
為
講
究
，
鋪
排
敘
述
很
見
功
夫
，
一

看
就
曉
得
作
者
功
夫
扎
實
，
是
長
期
練
就
的
本

領
。
常
常
，
我
們
只
要
讀
第
一
段
已
經
知
道
其

下
筆
不
凡
了
。
有
的
則
相
反
，
乍

一
看
上
去
，
平
平
無
奇
，
可
是
越

讀
越
精
彩
，
越
讀
越
有
味
道
，
又

很
耐
咀
嚼
。

這
當
然
都
不
是
平
白
無
故
得

來
的
。
天
分
固
然
重
要
，
沒
有
天

賦
寫
不
成
優
秀
作
品
，
但
是
也
不

能
只
靠
天
分
。
那
些
最
優
秀
的
作

品
，
作
者
一
定
是
下
過
許
多
苦
功

的
，
一
定
很
勤
奮
練
功
的
。
不
是

一
朝
得
來
的
，
成
功
來
之
不
容
易

。
讀
多
了
，
或
者
自
己
寫
多
了
，

就
更
加
能
夠
體
會
，
也
會
更
加
佩

服
。

其
實
什
麼
是
好
的
作
品
，
什

麼
是
差
的
作
品
，
只
要
一
比
較
，

高
下
立
判
。
不
信
，
試
將
一
篇
佳
作
和
一
篇
劣

作
擺
在
一
起
，
仔
細
閱
讀
，
馬
上
有
結
論
。
這

情
形
好
比
吃
飯
。
你
不
必
懂
得
烹
飪
，
也
不
必

是
廚
師
，
可
是
食
物
一
入
口
，
馬
上
知
道
好
不

好
吃
︱
︱
你
的
味
蕾
第
一

時
間
就
告
訴
你
了
。

練
功
要
勤
，
想
起
一

位
朋
友
說
：
只
要
十
天
不

寫
，
筆
就
生
疏
了
，
信

焉
。

錢太多，用不完，如何有
謀略地分配？由臨終的巨富，
到年年盈餘數百億的特區政府
，都是頭痛問題。

每個城市都有永恆的難題
，醫療系統永遠需要改進、教

育問題又層出不窮、在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教條
下，住屋問題與貧富懸殊只會越來越難解決。連
年巨額盈餘下，這些深層次矛盾，本來有很多銀
彈可協助解決，為何不積極籌劃，而要派錢？

政府的解釋是，這些長遠投資，本來已經有
，而且佔政府開支主要部分，屬經常性開支，政
府一加碼，就要長遠承擔，盈餘不常有，所以不
能隨便答應。

現實卻是，盈餘年年失算，最後埋單，幾近
千億，政府以往的辦法是，一次過撥款，成立各
種各樣的基金，例如協助再培訓、鼓勵優質教育
、資助辦盛事、鼓勵創新科技、資助進修、關愛
基金等五花八門的基金，好處是基金靠利息長遠

運作，政府不用擔心承擔長遠包袱。問題是，這些基金狂潮
已淹至每一角落，要有效管理也要很大心力，政府卻仍坐擁
巨額盈餘，剩下的板斧，大概只剩下退稅派錢，還富於民。
有錢不懂用而要派，不是理想做法，在在說明政府自限於舊
思維中，不敢謀變。不少論者說，賣地已變成政府經常性收
入，香港出現結構性盈餘，財政儲餘過多亦不健康，用錢應
有新思維。政府派錢，偶一為之尚可，若變成風氣，對一地
發展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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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隨
心
所
欲
言
，
男
人
都
希
望
多
老
婆
。
猶
記
得

小
時
候
把
《
藍
色
多
瑙
河
》
名
曲
改
成
﹁男
人
多
老
婆

﹂
，
大
家
聽
得
大
樂
。

齊
人
有
一
妻
一
妾
。
孟
子
在
講
這
故
事
時
，
並
無

羨
慕
之
意
。
那
人
每
天
出
門
，
到
墳
墓
之
地
乞
討
祭
品

酒
食
，
喝
得
醉
醺
醺
回
家
，
然
後
在
妻
妾
面
前
擺
威
風

。
孟
子
的
結
論
是
：
齊
人
擺
威
風
的
方
法
，
也
是
今
日

世
人
求
取
升
官
發
財
的
方
法
，
妻
妾
都
引
以
為
恥
，
同

聲
一
哭
。
誰
知
後
來
衍
生
出
的
成
語
，
卻
成
了
﹁齊
人

之
福
﹂
。
連
妾
侍
都
以
他
為
恥
，
又
如
何
稱
得
上
福
？

稱
之
為
﹁齊
人
之
苦
﹂
就
差
不
多
。
如
果
不
是
有

妻
妾
，
何
須
做
那
麼
多
表
面
功
夫
乞
酒
食
扮
喝
醉
？
鹹

魚
青
菜
，
與
糟
糠
妻
過
日
子
，
不
也
挺

樂
？

人
總
是
自
討
苦
吃
的
多
。
自
古
帝

王
將
相
，
今
日
的
大
官
富
商
，
身
邊
總

愛
跟
着
大
堆
小
二
小
三
，
生
出
一
大
堆

名
字
都
不
記
得
的
兒
女
。
大
家
都
掉
進

自
討
苦
吃
的
陷
阱
。

爭
寵
，
爭
產
，
陷
害
，
抹
黑
，
耍

詭
計
，
弄
陰
謀
，
一
代
一
代
傳
下
去
，

這
究
竟
是
福
還
是
禍
？

豪
門
大
戶
中
，
這
又
是
必
然
的
戲

碼
。

最
近
的
戲
碼
是
賭
王
之
家
。
他
不

只
有
一
妻
一
妾
，
還
有
四
房
妻
室
，
且

每
房
都
開
枝
散
葉
，
勢
力
龐
大
，
在
相

互
較
勁
上
，
還
相
互
結
盟
，
合
縱
連
橫

。
一
連
串
爭
產
傳
聞
，
令
港
人
平
添
不

少
娛
樂
話
題
。
但
對
賭
王
本
身
，
既
不

娛
也
不
樂
。
看
他
如
此
高
齡
，
如
此
病
體
，
被
幾
房
人

爭
相
扯
來
扯
去
，
名
為
爭
取
與
賭
王
獨
處
時
段
，
不
是

為
﹁愛
﹂
，
而
是
為
﹁產
﹂
。
搞
得
他
疲
態
畢
露
，
既

要
安
撫
，
又
要
向
家
人
提
告
，
誰
知
其
心
中
之
苦
？

論
精
明
，
誰
及
得
上
他
？
但
再
精
明
的
人
，
在
當

年
眾
女
圍
繞
，
人
人
稱
羨
之
際
，

反
而
蒙
了
眼
睛
，
預
見
不
到
今
日

之
苦
。
卻
給
世
人
清
楚
訊
息
：
富

貴
榮
華
，
妻
妾
如
雲
，
後
面
都
有

預
計
不
及
的
代
價
。
有
些
東
西
是

不
必
羨
慕
的
。

阿 濃有有原則，好辦事

葉特生
齊齊人之苦

王 渝
人人在異地

舒 非
練練功夫

黃子程
為為財爺鼓掌

姍 而
祝祝福梁洛施

關

平

﹁﹁
打
點
滴
﹂


